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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……」
香港的Vic Tam讲述了她父亲如何皈依，以及天主的恩宠和家人相互宽恕的故事。
10/23/2022
从我年轻时，就开始阅读圣施礼华的著作，对我在很多方面都有极大的助益。尤其在《犁痕》这本书里，以「人心」为主题中的一条：「宽恕。真心诚意的宽恕，丝毫没有怨恨，这永远是一种可嘉的，富有神益的心态！」硕果累累，一点也不错，我的故事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父母离婚时，我四岁，弟弟尼古拉斯才两岁半。然而，他们之间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：爸爸每周二、周四回家吃饭，周日一整天，他陪着我们就像个普通家庭一样的度过。因此，我一直在稳定和快乐的环境中长大，虽然我们还没有信仰。
当我还小的时候，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可是我也没有问我父母间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在香港的中国文化中成长，晚辈通常不会质疑权威。稍微大了点时，我会因爸爸不在我们身边而常逗妈妈，但她从未说过爸爸的不是，所以我自己编了一个故事，爸爸搬去离他工作较近的地方住，比较方便。等我十二、十三岁的时候，我又再逗妈妈，她终于告诉我和弟弟，她和爸爸离婚了，爸爸另有一个妻子。我没有感到大惊小怪地就接受了，因为我看了足够的电视剧，知道这些事情确实会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。
在我念基督教幼儿园时，一位老师曾邀请我妈妈加入她们的团契。妈妈谢绝了，说自己是单亲妈妈，孩子还小，工作也很繁重，也许等孩子长大没有后顾之忧时，她会再考虑的。老师回答她说，生活中总能找到借口阻止我们去认识神的。后来，母亲决定回去天主教堂慕道，因为她的母亲（我的外祖母）是位笃信的天主教徒，尽管她没有带母亲去受洗。于是她决定在她上慕道课时，带我和弟弟去主日学。我们会去望主日弥撒，然后爸爸会来接我们吃午饭，然后打篮球或踢足球。一年以后，在1993年的复活节，妈妈、弟弟和我都受了洗。
好几年过去了，我从牛津大学毕业后，搬到伦敦，并拿到审计领域的专业培训合约。2014年5月，我收到一张我们家庭定期聚会的Whatsapp照片。我发现爸爸明显得苍老了许多，体重也减轻了很多，并且在室内还戴着帽子。我打电话给爸爸问他是否还好，他仍保有一贯的幽默感，他说只要维持健康就好。所以我暗自希望他一切安好。八月的一天，在我考完了所有的特许会计师试后，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是否可以在月底回香港一趟，参加表弟的婚礼。我说不行，因为我已经用完所有的假日了，况且工作量也增加了。然后她才告诉我爸爸有脑瘤，她在七月发现他身体已隐瞒不住了。我立即给爸爸打了电话。一开始，他对我知道这件事并不高兴，但在谈话结束时，他说：「为我祈祷喔！」我吓呆了，可是很高兴他在那时刻对天主敞开了心扉。我说：「我当然会为您祈祷。」
那时，我爸已再婚，又再度离婚，第三次再婚（这段婚姻最终也以离婚收场）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从未听到妈妈说爸爸半句的坏话；除了爸爸之外，我也从未见过任何男人去我家。2014年9月，我回香港两个半星期，主要是想陪陪爸爸。因他不想受到化疗副作用的影响，在考虑接受较温和的中国传统疗法。然而中医诊所离他住处很远。对他来说，搭乘火车和出租车都相当不方便，同时他也不想打扰任何人开车接送他，所以坐巴士是唯一的选择。他让我陪他一起去看医生。每一趟往返是两个半小时，要转3次巴士。我暗暗庆幸能和他单独在一起，真是难得的黄金时间，我们闲聊、看新闻、谈论工作、政治和烹饪，在每次坐巴士的途中，我都会融入至少一件关于天主或灵性的话题。
有一天他提出来，想和我一起喝杯茶，聊聊天。我猜想，爸爸会想和我谈什么？我们在维多利亚港旁边一家不错的咖啡馆坐下，我问他在想什么。他变得满严肃地问我：「你有没有责备过我？」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。我说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他，并解释说我反倒非常感谢，因为他一直在我身边。我明白了，要求一个成年人与另一个你没感情的人常在一起，是多么困难，装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快乐地长大，妈妈也从来没有记过仇。
后来在离开香港之前，在另一次喝茶的机会时，我提到我们之前的谈话，以及他问我是否责怪过他。我说我无法做判断，世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判断，只有天主才有能力审判人心，因此我们需要请求天主的宽恕。后来我们去找附近的天主教堂，如果以后他独自想去的话，他知道在哪。
在香港的最后一天，爸爸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去教堂。我建议我们去朝拜圣体。我念了天主经的前一半，他接着念后一半。当他念到 「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」时，我们都感动得哭泣不已。在我的一生中，从未见过任何人这么真诚地向我们的天父祈祷。直到今天，我都无法像父亲当时那般祈祷。在一剎那之间，我看到了父亲内心的转变。
2014年11月，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尤其是在他手术之后，在家摔了一跤。我身体健壮的弟弟，很能在家里照顾帮助他。多亏我也在同时重返香港，在医院里陪伴父亲。那时，他已无法说太多的话，但可以看出他的不舒服和沮丧。
因我从英国远道而来，想尽可能多些时间和爸爸在一起。17日清早，我在探病时间之前就去了医院。当我到达时，医生们围绕在他床边，忙个不停。我被告知，医院已经通知弟弟和其他的亲戚们，请大家赶紧去看爸爸。他感染了肺炎！很可能将不久人世。当他们为他带好了氧气罩，医生也离开了时，我问他是否有领洗的意愿，并告诉他医院里有牧灵服务。如果他愿意，我可以请一位神父为他施洗。他点了点头，我立刻打电话给牧灵部门，但他们建议最好找一位比较认识我家人的神父。我再次问爸爸是否可以邀请一位我认识的神父来为他领洗，他再度点点头。正在那时，我们的许多亲戚和爸爸的同事都来了。时间是下午6:30，我请的神父还没有来。一位在场的朋友提醒我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实际上我可以为他施洗。我立即决定给爸爸施洗并取名保禄，因为保禄听起来最接近他的中文名字。「爸爸，我现在要给您施洗，可是对不住我要用英文，因为我不会用中文做。保禄是您的圣名。」「保禄，我因父、及子、及圣神之名，给您授洗。阿们。」爸爸虽然无法表达，但还是有意识的，他的眼神似乎在说：「我的女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还以为会是神父呢！」
七点左右，保禄神父终于赶到。他道歉的说，由于塞车和找不到停车位，他没法子早点到。然后他说既然洗礼已经完成，就不需要再为病人傅油，于是他降福了爸爸，并在他的前额和手上画了十字圣号，然后为他祈祷。
第二天的午夜时分，在我们的陪伴和祈祷中爸爸安然去世。
Vic T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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